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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浮士德》中的现代性矛盾与解放
韩金起

【提　要】《浮士德》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通过文学的方式揭示了现代
性带给现代人类的巨大痛苦和焦虑。面对这种状况，歌德借助文艺和宗教的方式，试图以
牺牲 “小我”来实现 “大我”的发展。这种方式是否正确，却非常值得怀疑。对现代性的
思考必须引入资本批判，尽管歌德已经意识到资本要素的作用，却并不能由此断定他清晰
地认识到资本对现代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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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由来已久，但是真正使其脍炙人口的当属歌德创作的悲剧 《浮士德》。自

１７７０年左右开始，歌德前后耗费近一甲子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部旷世著作。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
看到，对当时乃至整个后世影响深远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在这一时期发生，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以及覆灭等等。可以说，《浮士德》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一个转折的历史时代，即从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时期。从内容上看，作品似乎讲述的是作为个人
的浮士德博士如何释放生机勃勃的活力，如何展现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然而，从深层
次角度来看，《浮士德》展现的是在资本主义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是人类在
现代性面前如何一步步获得行动的满足，却又不断滑向痛苦深渊的过程。这种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早
已经超出个人的界限，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困境。而 《浮士德》作为一部久经赞誉的作品，其生命力
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高度评价 《浮士德》，认为它 “写的是一个人的遭遇，可是作品的
内容是整个人类的命运”。①

一、创造欲与否定精神

在现代社会，术语的多样性阐释掩盖了对术语本身的正确理解，而现代性就属于这种状况。从
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现代性的认知存在诸多分歧。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倾向于认为现代性是
传统的断裂，② 而波德莱尔则认为现代性是暂时与永恒的统一。③ 但是，在对现代性的各种解释中，

８０１

①

②

③

［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１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９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页。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分歧点，即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现代社会与传
统社会真正区分开来？

在对现代性的最初理解中，现代性往往被视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要素。现代性也被认为是
对传统社会的拒斥与否定，而传统社会则是与权威、固态价值观念等同的。“从词源学来讲，传统是
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
根源的忠诚。”① 因此，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和拒斥首先表现为对这种模式或信仰的否定，它首先是
一种否定精神。在 《浮士德》中，否定精神主要是在魔鬼梅菲斯特身上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在 “天
堂序曲”部分，梅菲斯特同上帝说俏皮话，还是他不断强调 “恶”，强调 “空虚”，这些都暗示了他
对宗教权威和一切固化的事物的蔑视和否定。“我是永远否定的精灵……发生的一切终归要毁灭；所
以什么也不发生，反而更好些。因此，你们称之为 ‘罪孽’、 ‘破坏’的一切，简言之，所谓 ‘恶’，
正是我的原质和本性”。②

在整部悲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 “恶”的面貌出现的梅菲斯特似乎从来就不是循规蹈矩
的形象。他不断地用怀疑的眼光、否定的精神去质疑事物存在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只相信事物存在
的当下性以及短暂性， “把被创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③ 这不正是这种否定精神最好的明证
吗？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这种否定精神推动了浮士德无穷活力的完成。自从踏出象征崇高、象
征神圣的哥特式书房以后，浮士德在不断对象化自己活力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借助梅菲斯特的
否定精神。这种情况在浮士德改造大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关于 “恶”的创造力，关于否定精神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股

缘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黑格尔就高度重视 “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认为它是推动
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
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
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
历史发展的杠杆”。④ 而这一点也被歌德所意识到，因此，尽管 “恶”的力量出现在梅菲斯特身上，
但是歌德还是充分意识到这种否定精神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并给予其充分肯定，“歌德的特点在于，
他公正无私地肯定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和进步的因素”。⑤

事实上，这种否定精神在浮士德身上亦有所体现。他不相信来世，只相信当下的态度就说明了
这一点，“什么来世不来世，我才不关心；一旦你把这个世界砸成废墟，另一个就会应运而生。从这
个世界才流得出我的欢欣，是这个太阳才照临到我的苦闷；一旦我同它们分开了，任何事情爱怎么
发生就怎么发生。将来人们是爱还是恨，那个星球上还有没有高下之分，我可再也不想去打听”。⑥

尽管我们经常有意识地将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区分开来，认为作为魔鬼的梅菲斯特无法与作为人的浮
士德相提并论，但是，从对待否定精神的态度上来看，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
一点对于我们理解 《浮士德》的主旨，理解现代性至关重要。浮士德不同于梅菲斯特之处只在于：
浮士德不仅是否定精神的化身，而且更是创造欲的象征，他充满着对建立新世界的渴望。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订立的契约是浮士德创造欲的典型体现。在这份契约中，我们既没有看到权

势、地位的影子，也没有看到金钱、美女的规定，浮士德所要求的恰恰是行动、创造：“如果我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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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瞬间说：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那么你就可以把我铐起来，我心甘情愿走向毁灭！那么，就
让丧钟敲响，让你解除职务，让时钟停止，指针下垂，让我的时辰就此完结。”① 此时的浮士德不再
是一个抽象的、文学化的形象，他是一个沐浴着时代精神的人物，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现代人。此时
的浮士德决定不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他决定行动起来，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意志的新世界。
歌德借天主的口吻指出，现代性在于行动，在于创造，“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他很快就爱上那

绝对的安息；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伙伴，刺激他，影响他，还得像魔鬼一样，有创造的能力”。② 歌
德在 《圣经》中为现代性寻找到了思想资源，即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要求亚当必须风
餐露宿，辛勤劳作，方能获得生活所需。但是，《浮士德》这里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这种对行动的赞美，对变动的渴望正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由于魔鬼梅菲斯特的出现，人类的创
造能力开始成为现实，行动、创造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旋律。 “事业就是一切，名望不过是空幻”。③

“我要获得这昂贵的享受，把专横的大海从岸边赶走，把水域的边界缩小下来，把它远远赶到它固有
的归宿！我已一步一步考虑成熟；这就是我的愿望，请以一臂之力相助！”④ 浮士德在行动中，在对
大海的改造中重新找到了快乐，他把这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尽管对海滩的改造过程充满了
血腥，充满了暴力，但是浮士德依旧乐此不疲：

何等可怕的悲惨景象

从阴暗世界向我袭击！

我看见火星四下飞溅，
从菩提树的双倍夜色穿过；
……
从前令人悦目的种种切切，
已随百年一齐化为乌有！⑤

在他对梅菲斯特说出 “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这句契约话语的前夕，在以暴力手段拆除老
夫妻的住所，并导致两个人死亡这个事件中，浮士德的创造欲达到了顶点。尽管这个事件并不是以
浮士德认可的方式完成的，但是浮士德毕竟是直接的受益者，他的 “完美世界”即将完成。然而，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现代性的矛盾同样达到了顶点，创造与否定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彰显开来。浮
士德认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即将诞生，创造的行为可以停下来了。然而，现代性的悲剧在于，创造
是无法停止下来的，它必须一往无前地进行下去。任何完美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性的生
成之道，也是现代性的生存之道，“过去了和纯粹的无：全然是二而一！永恒的创造对我们有何意
义？无非把被创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它过去了！’这句话从中又有什么可读？无异于说它
从不曾有过，即使有过，也不过是兜圈子聊胜于无。我为此反倒喜爱永远的空虚”。⑥ 浮士德同梅菲
斯特订立的契约，其内容正表明了现代性是没有终点的，在现代性面前停下脚步也就意味着死亡。
人类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同时却伴随自我毁灭的巨大风险，从这一点来讲，所谓的浮士德精神指的是
浮士德的进取精神同梅菲斯特的否定精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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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的悲剧折射了现代人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人依旧在不断地追寻 “美”，追寻秩
序，另一方面却又被卷入永不停息的现代性洪流之中。这股现代性的洪流，成长到今日已经不能为
我们人类所掌控，它时时用同归于尽威胁着我们。①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人类 “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
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 而这个魔鬼正在慢慢显露出它资本的本来面目。

二、资本：现代性的第一推动力

歌德在 《浮士德》中以不自觉的方式表明了资本力量的存在。梅菲斯特看似荒诞不羁的言行、
浮士德改天换地宏伟目标的完成都与资本的力量有着紧密的关联。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或者说资
本的自我运动才是导致现代性矛盾的最终根源。可以说，正是由于被赋予了资本要素，《浮士德》这
部作品才具有了强烈的现实生命力，并使其无论是在故事内容上，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与以往那些关于
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彻底区分开来，并远远超越它们。资本力量在 《浮士德》中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货币的神秘性与驱动力
货币是 《浮士德》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要素。歌德敏锐地抓住了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神奇力量

的特点，并塑造了货币万能论的信奉者———梅菲斯特这个形象，“我付得起六匹马的价钱，它们的力
气难道不是我的？我驱策前进，威风凛凛，好像长了二十四条腿”。③ 货币这种外在的力量成为人的
力量的扩展，“它是人的 ‘延长’，是人支配人和支配环境的力量”。④ 这一点被马克思进一步深化，
即货币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它成为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外在力量。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关
系中，谁掌握了金钱，谁就以物的形式扩大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
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⑤

货币的这种异己力量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瓦解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被歌德所意识
到。在第二部第一幕中，梅菲斯特巧妙地使用 “证券”这种带有十足现代色彩的货币形式解决了皇
帝及众臣的财政危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浮士德获得封地埋下了伏笔。在这里，浮士德是货币力
量的受益者。然而，歌德也认识到，货币的这种力量是不能持久的，甚至会动摇现有的社会秩序，
“歌德深刻的见地表现在，如不变革经济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金钱 （这里的纸币显而易见是金钱的
象征）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只会扩大正在土崩瓦解的封建主义的混乱，金钱统治只会加速封建主
义的崩溃。”⑥

货币并非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全新事物，它自古以来就以诸如 “贝壳”、“牲畜”、“金银”等
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但是，作为具有神奇魔力的货币，作为能扩展人的能力范围的货币，
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货币的这种神奇力量是同资本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资本化的货币才
具有这种非凡的能力。因此，对于 《浮士德》中现代性内在冲突的理解必须深入到资本的第二个维
度中方能得到解释。

（二）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以及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
正如上文所言，货币之所以能扩大人的能力范围，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趋之若鹜的重要存在物，

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货币，具有购买劳动力并支配劳动力的能力。在资本主义
时代，由于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通过工资，即资本的货币形式驱使劳动者，并进而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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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为资本自我增殖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自我增殖，资本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形成
一个无限运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的代言人都将被裹挟着不断向前，这样就
造成了发展的悲剧。人在发展过程中丧失自己的自由性以及主体性，转而成为资本运动的环节和链条。
浮士德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行动者，他力图借助梅菲斯特的力量来创造一个理想中的世界。

为此，他以 “报酬”驱使劳动力来完成此壮举，“仆役们，你们一个个，赶快起床！好让我的大胆设
想有成功的希望！拿起工具！挥动镐和铲！规定的活儿要马上干完。严格的秩序，勤劳的速度，会
带来最优厚的报酬；为了完成大业，一颗心足以指挥千只手”。① 此时的浮士德已经不再是启蒙思想
家所设定的那种以自身理性能力来创造新世界的浮士德，相反，他已经被资本所人格化，或者说成
为人格化的资本。浮士德开始运用资本的力量去驱使、驾驭劳动力，以完成资本的自我成长。浮士
德的伟大事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大白天，奴仆们又是镐又是锹，一下一下，空忙一阵；可是夜间
灯火通明，大堤次日即已告成”。② 这种进展是同资本的力量密不可分的，是资本统摄下的新型的劳
动组织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新世界即将完成，剩下的工作只须将包喀斯老夫妇撵走就可以了。然而，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而言，现代性的矛盾冲突才刚刚开始。浮士德作为近代以来不断追求进步，不
断寻找完美的 “人”的代表，他 “展望并且努力去创造一个既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又无需付出重大人类代价的世界”，③ 但是，他在改造海滩的伟大事业中却逐渐失去对它的控制。
资本的无限运动与浮士德的自我满足产生激烈的对立。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签订的契约揭示出，发展
的完成意味着发展者历史的终结，即死亡。 “歌德向我们表明了，对现代性如此重要的那类过时人
物，是怎样吞噬掉那赋予了现代性以生命和力量的人的”。④

三、现代性的出路

《浮士德》的深刻性在于，歌德在对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因素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也深刻揭
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冲突。“他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如 《浮士德》第二部斐莱蒙
和鲍栖时的插曲所示，他无条件地、毫不多愁善感地肯定了它的发展，而且在他所不能逾越的历史
和社会的界限内，他看到了同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矛盾。”⑤

对于现代性所带给现代人类的内在矛盾，歌德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意愿与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展开
的，在这一点上，他带有比较强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色彩。“对歌德和黑格尔来说，人类不可阻挡的
进步是产生于一系列个人的悲剧。个人在 ‘小宇宙’中的悲剧，是类在 ‘大宇宙’中不可阻挡地进
步的显示”。⑥ 对于歌德而言，人类社会的进步包含着 “小宇宙”与 “大宇宙”之间的冲突。从整体
上来说，历史是进步的，而处在悲剧中的个人是可以获得拯救的。对此，歌德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
人一样都深信不疑。歌德 “相信，在人身上，在人类及其发展之中，有一永不衰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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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这个核心仍然是可以拯救

的”。⑦ 并且，从历史进程来看，由于歌德所处的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期依旧属于资本主义的上升
期，资本在现代性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充满无穷活力的方面，它还没有展现出全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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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因此，对于人在发展悲剧中的解放问题，歌德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由于其特有的时代背景以及哲学基础，歌德对于人的自我解放似乎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在浮

士德如何获得救赎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借助了宗教的因素。歌德认为，只有当人类开始行动并相
信上帝时，才能获得解放。在作品中，歌德一再借天主的口吻言说 “行动”的重要性，其真实用意
在于人的解放。对此，歌德在１８３１年６月６日同爱克曼的对话中谈到，“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
几行诗 （即 ‘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本文作者注）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
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
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① 很显然，
歌德充分注意到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的维度，注意到人在 “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无穷力量，但
是，他却为人的主体性划定了一个宗教的界限。或者说，面对尚未完全展开的现代性，歌德未能从
根本上认识到它的整体性，未能认识到资本驱动下的现代性的内在运行规律。因此，面对浮士德的
救赎问题时，歌德自己也感觉到迷茫，他认为这是一种 “超自然的事情”。②

基于此种状况，歌德将浮士德的解放设定在宗教和观念的范围内，而不是从资本批判出发，从
现实的社会变革出发。对此，卢卡奇指出，“歌德只能写出在靡菲斯特面前浮士德最内在的人的核心
的被拯救。解救本身：浮士德的渴念的实现，从思想内容上看，必定是先验的，在艺术上，则被移
到了天上”。③ 在现代性的出路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在现代性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必须具有资本批判的维度，唯此才能认识到现代社会中这种矛盾的根源。一旦认识到资本在现
代性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寻找现代性的出路就必须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革出发，从而实
现人的真正解放，而非仅仅诉诸艺术和宗教。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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